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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余杭

一、鬼阴山受命

我叫苗胖。

其实，苗胖并不是我的名字。

我是不是有过别的名字，我不知道。大概有吧。人刚生下来的时候，总得有个什么称呼。可是在南诏，一个人进了军营，名字就没什么用了。

当官的叫大人。传令的叫传令官。守门的叫守卫。教主叫拜月教主。长老叫石长老。

至于我，因为是个苗人，身体建模又比旁人宽了一圈，他们就叫我苗胖。

叫得久了，我也就答应了。

反正知道是在叫我就行。

我是黑苗族的一个小队头领。

官不大。

大事轮不到我决定，小事出了岔子倒一定会算在我头上。好在我手下只有两个人，管起来不算太麻烦。

他们也没有名字。

都叫苗人拳。

一个说话的时候喜欢把拳头捏得咯咯响，像是不响几声，别人就不知道他会打人。另一个爱摸腰间的钱袋，里面明明没几个钱，却总怕被人偷了。

我分得清他们。

别人分不清。

也没人在乎。

我们三个都是拜月教徒。

拜月教是我们南诏的国教。

我是在十年前大水以后入的教。我相信，跟着教主，南诏就不会再受那样的灾。

后来进了军营，我跟着石长老办差。他当年救过我，我信得过他。

我也想为南诏出些力。把交到手里的差事办好，总不会错。

我们已经在鬼阴山驻扎四个月了。

四个月零三天。

我在石壁上刻了印子。不是因为想家，是怕忘了粮食还能吃几日。想家这种事，算不出数，也不能拿去向军需官多领半袋米。

鬼阴山这个地方，名字听着吓人，其实最讨厌的不是鬼，是潮。

被褥是潮的。柴是潮的。装盐的陶罐也是潮的。晚上睡下去，背后像贴了一层冷泥。第二天起来，骨头缝里都带着水气。

汉人的地盘，天气也不讲道理。

一会儿下雨，一会儿起雾。山下的路昨天还能走，今天就能塌掉半边。运粮的车晚了两日，那个总摸钱袋的苗人拳便开始怀疑押粮兵把我们的肉干卖了。

我说不会。

他说为什么。

我说肉干都长毛了，卖不出去。

他停了一会儿，点点头。

我们便继续吃。

人在外面办差，不能太挑。挑食容易饿，挑路容易迷，挑命令容易掉脑袋。

当然，不挑也不行。

有些命令听着只有一句，真正做起来，后面藏着十几件要命的小事。走哪条路，带多少水，谁先进去，谁留在外面，出了人命算谁的。

上面通常不说。

上面只问事情办成没有。

那天下午，雾刚从山腰爬上来，传令官到了。

他也是个没有名字的人。

至少我不知道。

他披着一身湿蓑衣，站在洞口喘气，把一块令牌递给我。

“石长老召见。”

就五个字。

我没有立刻接。

先看令牌上的泥。

泥是山南那条路的黄泥，不是山北的黑泥。绳结打的是军中的双扣。边角有一道旧裂，和三个月前送来的令牌一样。

是真的。

我这才接过来。

传令官看了我一眼。

“你连石长老的令牌也查？”

“查令牌，不是查石长老。”

“有区别？”

“令牌可以丢。石长老不会。”

他大概觉得我这个人麻烦，没有再问。

这很好。

我也不喜欢和传令官聊天。他们知道的通常不多，不能说的话倒很多。问急了，除了让双方都不高兴，没有别的用处。

我让两个苗人拳留在驻地。

“火别灭。粮车如果来了，先查封条，再数袋子。别让他们把发霉的压在下面。”

捏拳头的那个问：“头领，要动身了？”

“不知道。”

摸钱袋的那个问：“回南诏？”

“更不知道。”

“那你知道什么？”

“知道你们两个别乱跑。”

他们不说话了。

当头领有时候就这点好处。答不出问题，可以改成下命令。

石长老住在鬼阴山另一面的石寨里。

不远。

也不好走。

我到的时候，裤脚全是泥，肩膀也被雨打湿了。门口守卫让我卸刀。我把刀递过去，又把袖口里的短刃摸出来，一并放在木盘里。

守卫愣了一下。

他大概没想到我真会交。

我也没想到他没搜出来。

看来下次换岗之前，该提醒石长老一句。

屋里只点了一盏灯。

石长老坐在一张矮桌后面。桌上没有酒，也没有吃的，只有三张纸，一块旧木牌，还有一只快烧完的蜡烛。

他比我记得的老了一些。

这话不能当面说。

十年前发大水时，我见过他。那时候我和一群灾民挤在泥地上等粥，他站在粮车旁边，骂几个想克扣米粮的兵。

骂得很难听。

但那天每个人都喝到了粥。

后来我进军营，成了他的部下。他大概不记得泥地上那群孩子里有我。我也没有提过。

我走到桌前，行礼。

“石长老。”

“坐。”

我坐下。

他先看了一眼我湿透的裤脚。

“山路不好走？”

“还能走。”

“那就是不好走。”

“是。”

石长老不喜欢别人说废话，更不喜欢别人拿废话骗他。和这样的人说话有个好处，不必先夸天气。

石长老没有碰那三张纸。

他先问我：“听说过仙灵岛吗？”

“没有。”

“余杭外海有一座岛。常年有雾，外人很难靠近。岛上有个水月宫。”

“听着不像我们该管的地方。”

“本来不是。”

石长老把桌上的旧木牌推到我面前。

木牌的边已经磨白了。

上面的字也是旧字。

十年前，巫后的侍女带着年幼的公主逃到中原，最后进了仙灵岛。

岛上的主人叫灵月宫主。

她收留了公主。

我把那几行看了两遍。

“妖后的女儿？”

“南诏的公主。”石长老说。

他不喜欢我换一种叫法。

我便换回来。

母亲有罪，女儿总还可以教。接回南诏，总比继续跟着那些妖后余党好。

“公主一直在岛上？”

“在。十年前追到余杭的人亲眼看见她被带进海雾。追兵没有进去，只在雾外先后看见六处石影。后来没有她离岛的消息。”

“为什么一直没带回来？”

“因为灵月宫主还活着。”

石长老说得很平。

越是这样，越不像一句随口的话。

“她很厉害？”

“十年前，追兵的船进了雾，在海上转了一夜，天亮时又回到原来的岸边。没有一个人摸到岛。”

“只是阵法？”

“能让人连她的面都见不到，已经够了。”

木牌末尾还抄着旧军报的结论。

不宜强攻。

“既然十年都不能强入，”我问，“现在叫我来是因为有变故？”

石长老这才把最上面那张纸推过来。

“看新的。”

纸上是近一个月的货单。

白蜡十二斤。

素纸七刀。

沉香两匣。

白布二十匹。

还有针线、灯油和几样我看不出用途的汉人东西。

我从头看了一遍，又从下往上看了一遍。

“办丧事。”

“嗯。”

“不是普通人家办丧事。”

石长老抬眼看我。

我点了点白布那一行。

“普通人家用不了二十匹。白蜡和素纸分了三次买，买的人也不同，像是怕引人注意。”

石长老又推来一张船行抄账。

三批货最后都进了余杭同一个码头。

近一个月，有四条小船在夜里往东边水域走。没有写目的地，船钱却比平时高了一倍。

其中两次没有载货回岸。

“往仙灵岛送的？”我问。

“还不能算准。”

石长老点了点木牌背面。

那里记的是近日刚添上的消息。

余杭有个叫王小虎的孩子，曾到海上仙岛求药，救回病重的父亲。

一个叫水生叔的船夫近来逢人便说，自己在东边岛上见过仙女。

有人说那是神仙修行的地方。

也有人说，那里根本没有岛，只有雾。

“那个船夫上过岛？”我问。

“他说上了岸，姑娘就不见了。岛里没进去。”

“年轻姑娘是谁？”

“不知道。”

“灵月宫主呢？”

“没有她近来的确切消息。”

“买东西的人？”

“有余杭本地人，也有外来的商贩。都只负责一段。”

我把旧木牌、货单和船行抄账排在一起。

白蜡，素纸，沉香，白布。

夜里往东的小船。

每一件单独看，都说明不了什么。白蜡可以照明，白布可以做衣，年轻姑娘也可能只是渔家女。

可若这些货真是送往仙灵岛，岛上多半正在办一场丧事。

死的可能是个重要的人，否则用不了这么多白布和香烛。

我用手指在“白布二十匹”上轻轻敲了两下。

“可能是灵月宫主。”

石长老没有说话。

我又补了一句。

“只是可能。”

“几成？”

“六成。”

“不低。”

“也不高。”

“打仗没有十成的事。”

“如果死的不是她？”

“退回来。”

“如果是她？”

“这是十年来最好的机会。”

石长老把第三张纸翻过来。

纸背只写了两行。

找到公主。

活着带回南诏。

我盯着那两行字看了一会儿。

“找到公主”不难懂。

“活着带回南诏”也不难懂。

越是不难懂的命令，往往越麻烦。

“船夫看见的姑娘，会不会就是公主？”我问。

“可能是，也可能只是水月宫弟子。”

“岛上多少人？”

“不知道。”

“公主叫什么？”

“赵灵儿。”

“公主什么模样？”

“只知道年纪。离开南诏时还是个孩子，如今应当十六岁。”

用处不大。

不过总比什么都不知道强。

我们知道岛在哪里。

知道公主在岛上。

知道真正拦路的人是灵月宫主。

也知道她现在可能已经不在了。

剩下的，只能上岛以后再看。

“带多少人？”

“三人。”

“我和两个苗人拳？”

“是。”

“人是您挑的？”

石长老停了一下。

“名册上拨来的。现在归你调动。”

这个回答不算回答。

我记下了。

石长老又拿出一张很旧的岛图。

说是岛图，其实没人真正进去画过。

一个岛。

六个点。

点外面绕着一圈雾。

六个点，是把十年前追兵看见的石影，和后来几次渗透失败的位置叠在一起画出来的。

每一队人看见的东西都不全。

放在一起，倒像是同一圈。

“军中懂阵的人看过。”石长老说，“他们判断六座石像多半撑着外阵。若能全部砸碎，外阵应当会开。多数人连石像都摸不到，只会在雾里转圈。有一队好不容易走到跟前，拿刀砍过，刀刃卷了，有一把还崩断了。石像上连一道痕也没留下。”

“后来我分了几队人，到各处找坚硬的石料。带回来的样石摆给见过石像的人辨认，颜色、石纹、质地一项项对，才圈出几种相近的。”

“能认准是哪一种吗？”

“认不准。”

“那就只能猜。”

“有凭据的猜。”

这已经比没有凭据强。

“用什么砸？”

“破天锤。”

“那是什么？”

“军中照着那些样石的硬度试锻出来的。找来的样石能砸开，岛上的石像还没人拿它试过。”

他把一张军需单压在岛图上。

“破天锤和忘忧散都在寨后的军需库。出发前，你亲自去领。”

“若砸不开？”

“阵打不开，或打开外阵发现里面还有内阵，或进岛后看不清退路，立刻撤。接公主是王命，这趟先把路探清。走到哪里、在哪里受阻、锤子落下去阵有什么变化，都记清楚。能带人回来最好；办不成，也得把查到的消息送回来。”

“忘忧散给谁用？”我问。

“汉地不是我们的地方。若有无关的人看见你们的身份、航路或者命令文书，能避开便避开。避不开，让他忘了。别为省一包药，多惹一桩命案。汉人官府追查下来，又要花大力气摆平。”

“如果岛上人阻拦？”

“公主不得受伤。其余人，能不杀便不杀。”石长老补了一句。“毕竟也是旧人，南诏已经亏欠她们太多。”

“白苗人会有行动吗？”

“想办法避开她们。”

大理的白苗人至今还供着一座妖后的石像。

这件事，南诏军中大多知道。

有人说，那是白苗人在洪水以后照着妖后的模样凿出来的。也有人说，石像会听见祈求，能保住大理最后一点水。

妖后害了那么多人，供一尊她的像，就能保住水了？

我没去过大理，也没见过那石像。只在一份旧军报里读过四个字。

人身蛇尾。

“公主自己不愿意回来呢？”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

蜡烛芯烧得太长，火苗歪向一边。

石长老伸手把灯芯剪掉一截。

“她离开南诏时还小。”他说，“有人让她忘了自己是谁。先把人带回来，别的以后再说。”

我点头。

一个孩子流落在外，自然该回家。

至于她愿不愿意，那可以等她回家以后慢慢说。

“这是谁的命令？”我问。

石长老看着我。

“巫王的。”

巫王是南诏的国王。我便不再问了。

临走前，他让人带我去了后面的军需库。

军需官照单取出一只封漆木匣。我对过匣上的封号，在出库簿上按了指印。木匣不大，提起来却挺沉，我换了只手才把它收进自己的行囊。

军需官说，封匣是这趟差事专用的，不算在外勤包里。

库里另摆着三个包。

一个轻，里面是银钱、干粮和两张空白路引。适合赶路，也适合收买人。

一个硬，里面是护具、透骨钉和两枚雷火珠。真打起来省事，背着走山路却费腿。

还有一个闻起来全是苦味，装着止血草、解毒粉、驱魔香、两壶净水和几瓶金创药。

军需官说只能拿一个。

我问为什么。

他说规矩。

我说什么规矩。

他说每支外勤小队只能领一包，免得有人多拿出去卖。

这个理由倒很实在。

我蹲在三个包前想了一会儿。

银钱有用。雷火珠也有用。

可这趟要去海岛。海上有雾，岛上有阵，还有一群会用法术的人。最麻烦的是，我们连那里有多少人都不知道。

不知道会遇见什么的时候，先保证遇见什么都不至于马上死。

我拿了药包。

军需官皱眉。

“你们是去抓人，又不是去行医。”

“抓人的时候也会流血。”

“敌人的血？”

“谁的血都一样难擦。”

他撇了撇嘴，没有接话。

反正包已经给我了。

离开石寨时，雨停了。

雾还在。

我背着药包和封匣走回驻地，远远便听见拳头咯咯响。两个苗人拳已经把东西收好了。那个爱摸钱袋的，连发霉的肉干都装进了行囊。

看来他们从传令官那里问到了消息。

嘴倒挺快。

“去哪里？”捏拳头的问。

“余杭。”

“做什么？”

“找一个人。”

“什么人？”摸钱袋的问。

“公主。”

两个人都安静了一下。

捏拳头的那个先开口。

“妖后的女儿？”

我看了他一眼。

“南诏的公主。”

他抿住嘴，没有再说“妖后”。右手却在胸前碰了一下。

教中的祈祷都是这样起手。我也做过许多次。

“这趟差，教中也知道？”他问。

“我从石长老那里领的差。”

“公主迎回去，总该报到教主那里。”

“先把人找到。”

摸钱袋的问得更实在。

“带回来有赏吗？”

“活着回来就算有赏。”

“我是说银子。”

“那你去问石长老。”

他立刻不问了。

我把地图摊在木箱上。

从鬼阴山到余杭，有三条路。

官道最快，查得也最严。山路最隐蔽，雨后容易塌。沿水路绕过去最慢，却方便带东西回来。

我在三条线上各点了一下。

“先走山路。到村外重新检查行囊。进余杭以后不许惹事，不许碰当地女人，不许喝来路不明的水。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单独行动。”

摸钱袋的笑了一声。

“汉人的水也不能喝？”

“能喝。”

“那为什么不许？”

“因为我还不知道要不要让它不能喝。”

他愣了一下。

我把地图卷起来。

出发前，我又从驻地药柜里取了一瓶无影毒，塞进怀里。

军中外勤有时用它削弱守卫。

那时我还没有完整的办法，也没决定怎么用它。

只有十年前的旧闻，一张粗岛图，一份近月货单，几句没有核实的传闻，一条还没亲眼看过的航路，还有石长老的一句话。

找到公主。

活着带回南诏。

我把药包系紧，又摸了摸贴身放着的令牌。

办完这件事，我们就能离开鬼阴山。

也许还能回南诏。

回家。

带一个离家十年的孩子回家，应该算是一件好事。

至少，不会是一件坏事。

后来我才知道，越像好事的命令，越容易让人忘记问一句——

那是谁的家？

二、进村

余杭比鬼阴山暖和。

也比鬼阴山吵。

海浪拍船，鱼贩喊价，鸡在竹笼里扑腾。几个孩子沿着码头追来追去，撞到我身上，又被我的肚子弹了回去。

孩子抬头看我。

我低头看孩子。

他跑了。

看来胖一点也有胖一点的用处。

我们进村时，穿的是苗人的衣服。

黑布短袍，硬护腕。我腰间挂着刀，两个苗人拳也没有把拳套藏起来。余杭人只要长了眼睛，一看就知道我们是从苗疆来的。

看到我的建模，还能叫我一声苗胖。

余杭是个码头小渔村，南来北往的外乡人不少。衣服只能告诉别人我们从哪里来，不能告诉别人来做什么。

我们只说自己是来收山货和药材的。

不像。

我知道不像。

捏拳头的那个走路太直，像背后插了根木棍。摸钱袋的那个见到摊位就问价，问完又不买，更像专门来找茬的。

好在余杭人见过不少外乡客。只要肯付钱，他们通常不会追问你卖什么。

付得多一点，就更不会问。

我们先去了码头，找那个见过仙女的船夫。

卖鱼的人给我指了指。一堆破渔网后面，有个男人正在补船板。年纪不小，背晒得发黑，脚边放着半壶酒。

我的影子落在船板上。他没有抬头。

“今天风大，不出海。”

我在他旁边蹲下。

“你就是水生叔？”

“是我。客官有事？”

“听说你在仙灵岛见过仙女。”

他的木槌停了，抬头看我。

“那可不是瞎说的。我亲眼看见的，一个姑娘，站在岛边。我这辈子就没见过那么好看的。”

“同她说过话？”

“没有。我刚上岸，她就没影了。”

“岛里去过没有？”

他摇头。

“岸边转了一会儿就回来了。那趟船都险些翻了，再好看也不敢多看。”

“我想租你的船，去那里收些药材。”

“这两日风浪大，不去。我家里还有人等米下锅，不能把船也赔进去。”

我拿出半袋银子。

没有立刻给他。

他看了一眼，又看一眼。

“只送到能上岸的地方。进了岛，用不着你带路。”

水生叔放下木槌，看了看我的刀，又看了看两名苗人拳的拳套。

“先说好。我只撑船，到了地方也不下去。雾里走不通，就得回来。”

我点头。

“潮从哪边走？”

他用木槌在船板上画了两道。

“初一十五走南沟，别的时候走北边。到了一块像乌龟的礁石，先停下来看看风浪，再往岸边走。”

他把木槌上的木屑擦掉，声音低了些。

“你们说收药材，我就当是收药材。我只管撑船，到了岛上做什么，可别扯上我。”

说完，他又看了看我手里的银袋。

我把银袋放在船板上。

他伸手来拿。

我没有松开。

“送到地方，在附近等我们发信号。多看一眼，少拿一半。多问一句，一文也没有。”

“什么时候走？”

“等我消息。”

我松开银袋。

“这袋够你家吃半年。”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快速把银袋接过去，藏进渔网底下。

我起身时，他忽然问了一句。

“你们真是去收药材？”

我看着他。

他又低下头，继续敲船板。

这个问题不该问。

所以我也没有回答。

离开码头后，我们去了村里上唯一的客栈。

客栈不大。

门口挂着一面被海风吹旧的酒旗。一个年轻伙计趴在桌上打瞌睡，手里还攥着半块抹布。

厨房里有人骂他。

“李逍遥！桌子擦完没有？”

年轻伙计立刻坐直。

“擦完了，婶婶！”

桌上还有一圈油印。

我看见了。

他的目光往油印上一落，便拿抹布挡住了，笑得很自然。

“三位客官，住店还是吃饭？”

“住店。”

“一间房一晚二十文，热水另算，饭菜——”

“小二！这间客栈我们包下了，除了老板和伙计，其他不相干的人全都给我请出去。”

他眨了眨眼。

“小店今天没别的客人，各位客官．．啊～不！请问各位大爷们还有啥吩咐的？”

厨房里的女人跑了出来。

她围着旧围裙，手臂结实，眼角有几道细纹。脸色却不太好，走得急了，先扶着门框咳了两声。

这是李大娘。

也是这间客栈真正做主的人。

我把一串铜钱放在桌上。

五百文。

她没先看钱，先看了我们三个一遍。

这个顺序让我有点意外。

“小店没那么多上房。”她说。“小李子快把你的房间收拾收拾，先让给客官住下。”

“很好！这些银子你拿去，往后这几天只要你乖乖听我们的话办事，赏银不会少你的。”

“是～谢大爷的赏，小店一定让您宾至如归！”

“以后没有我们的吩咐，不许闲杂人等上楼来，知道了吗？”

“是。这容易，小的一定照办！”

李逍遥眯着眼睛说。

“逍遥！帮我招呼客官们歇歇腿。”李大娘笑出了颤音。“我到厨房准备酒菜。”

李逍遥领着我们上楼。

“哇哈！真是遇到财神爷了。”

我们住进楼上以后，我让两个苗人拳把门窗、后院和厨房都看了一遍。

两人回来，一件件说给我听。

后门通向菜地。

柴房后面有一条窄巷。

厨房靠着一口水缸，水从村中大井挑来。

李大娘住在楼下东屋。

李逍遥搬去了柴房旁边的小间。

楼梯年久，第三阶和第七阶踩上去会响。

这两阶倒比守夜的人可靠，不会打瞌睡，会响却不领饷。

我把这些都记下。

摸钱袋的苗人拳问：“一间破客栈，有什么好看的？”

“破客栈也能藏人。”

“藏谁？”

“我们。”

他又摸了摸钱袋。

大概觉得有道理。

傍晚时，一个十岁上下的孩子跑进来。

“逍遥哥哥！”

李逍遥正在扫地，听见声音就把扫帚一扔。

“小虎，你爹又病了？”

“呸呸呸，我爹好着呢。我来找婶婶借盐。”

这个孩子就是王小虎。

他借完盐没有立刻走，坐在门槛上和李逍遥说话。说着说着，又说起他从前去仙灵岛求药的事。

大概已经说过许多遍。

哪边的浪高，哪边有雾，岛上的姐姐如何好看，记得乱七八糟。真正有用的只有一句。

岛上的人认识他。

所以不能用他。

我坐在角落吃面，装作没有听。

李逍遥却听得很认真。

“你一个人真敢去？”

“为了我爹，有什么不敢？”

“吹牛。”

“你不信？”

“我若要救婶婶，别说仙灵岛，天上我也敢去。”

厨房里立刻飞出一只平底锅，正中他的后脑。

DANG！

“少咒我！”

李逍遥抱着头，王小虎笑得从门槛上滚了下去。

我低头喝汤。

这句话，我记住了。

晚上关门后，李逍遥替李大娘把水缸装满，又把劈好的柴搬到灶边。

嘴里一直抱怨。

说婶婶整日使唤他，说自己以后一定要做大侠，说大侠绝不会挑水劈柴。

可李大娘咳一声，他就回头看一眼。

她多咳两声，他便不抱怨了。

我站在楼上看着。

捏拳头的苗人拳走到我身后。

“头领，明天去抓那孩子问路？”

“不抓。”

“那去抓船夫？”

“也不抓。”

“那怎么上岛？”

楼下，李逍遥刚好把最后一桶水倒进缸里。

我看着他。

“让会去的人自己去。”

三、井

第二天一早，我围着余杭走了一圈。

不是闲逛。

我先数水井。

村里一共有四口井。

东边两口井的水能喝，只是离住家远，挑一趟得走好一段路，平时少有人去。西边一口太浅，天一热就见底。真正供大半个村子吃用的，是客栈门前那口大井。

李家客栈的水也从那里挑。

然后我数人。

清早第一拨来挑水的，多是卖早点的和家里有老人的。日头升起来以后，鱼贩、酒家和客栈的人才来。傍晚还有一拨。

一桶井水，从井里到人肚子，中间要经过多少只手，我算不清。

但我知道，一小瓶药倒进去，能让多少人难受。

无影毒就在我怀里。

这是军中常备的毒。无色，无味，喝下去不会立刻死人，只会让人气力衰弱。剂量再小些，看起来就像累了，或是染了风寒。

若是本来有旧病，会怎样？

下毒的人一般不问。

我问过军医。

军医说，引发旧疾，看命。

这个回答没什么用。

我的办法很简单。

让李大娘病倒。

让王小虎想起仙灵岛的药。

再让李逍遥为了救她，替我们破开岛上的阵。

不用抓人逼问，不用在村里动刀，也不用拿三个人的命去试一座不知道怎么走的阵。

很省事。

唯一麻烦的是，井水不只李大娘一个人喝。

我在井边站了一会儿。

早市正忙。

一个老妇人把刚打上来的水分给卖豆腐的邻居。两个孩子抢着喝同一只瓢。卖鱼的把水泼在鱼鳃上，银色的鱼尾在筐里跳。

我可以换个办法。

只往李家的水缸里下。

可是李大娘倒下得太巧，会让人怀疑客栈。岛上的人若来看，计划就会暴露。

让全村都病一点，李大娘不过是病得最重的一个。

更像天意。

我不太信天意。

但我很会借它办事。

这趟差办好了，南诏就能少些乱子。这里的人只病几日，药量算得准，就不必死人。

我又在心里算了一遍药量。

我等到午后，鸣蝉最吵的时候。

我提着一只空桶走到井边。

药瓶藏在掌心。

拔塞。

倾斜。

停一下。

再倾斜。

我没有把整瓶倒完。

我算过井水的深浅，也算过一天会添进多少地下水。这个分量足以让人发软。

瓶里的药落进水里，一点痕迹也没有。

这就是它为什么叫无影毒。

坏事若是有颜色，世上会少很多坏人。

我把空桶放下，装满水，和普通来挑水的人一样走回客栈。

路上遇见一个老人，我记得李逍遥叫他丁大伯。

他拄着拐杖，嫌我挡路，叫我往旁边让让。

我让了。

他从我身边慢慢走过去，嘴里还念叨现在的外乡人一个比一个胖。

我没回头。

回到客栈，我把那桶水倒掉，换上自己带来的净水。

“从现在起，只喝壶里的。”我对两个苗人拳说。

摸钱袋的问：“井里有什么？”

“我的药。”

捏拳头的笑了一声。

“汉人病几日，正好安静。”

我看着他。

他收了笑。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碰那口井。”

他们点头。

我把剩下半瓶毒重新封好，放回怀里。

当晚，客栈照常开饭。

李大娘做了鱼。

李逍遥嫌咸，被她用筷子敲了一下。

我们三个没有喝汤。

第二天清早，卖包子的少放了两笼。鱼贩蹲在摊边揉肩。码头上有人说昨夜没睡好，浑身使不上力。

到了上午，李大娘在厨房里摔了碗。

我下楼时，李逍遥正扶她坐下。

“婶婶，你脸怎么这么白？”

“大惊小怪。许是昨晚没睡好。”

“我去请大夫。”

“回来！店里还有客人——”

李逍遥已经跑出去了。

李大娘想站起来，又跌回椅子上。

我走到门边。

她抬眼看我。

“客官，今日厨房怕是——咳——”

“不碍事。我们有干粮。”

“饭钱照退。”

“不必。”

她病成这样，还记得退钱。

这让我有点烦。

洪大夫很快来了。

把脉，翻眼皮，问旧病。

李逍遥在旁边绕来绕去，比大夫还忙。

“怎么样？”

“别催。”

“能治吗？”

“我说了别催。”

“要用什么药？”

洪大夫抬头瞪了他一眼，把手一甩。

“像是旧疾受了邪气，气血忽然衰败。普通药只能缓一缓。昨夜村里还有几户也这样，不过你婶婶底子差，发得最重。”

李逍遥的脸一下没了血色。

“那怎么办？”

门外有人探进脑袋。

是王小虎。

“去仙灵岛啊！”

屋里的人都看向他。

王小虎喘着气说：“我爹以前病得快死了，就是岛上的仙女姐姐给了药。逍遥哥哥，你去求一颗，婶婶肯定就好了。”

洪大夫皱眉。

“海上风大，你个孩子少出馊主意。”

“是真的！”

“你知道路？”李逍遥问。

“我记得一点。先往东，见到雾，再找——”

他说得结结巴巴。

和那晚讲故事时一样，真正到了要命的时候，记得并不清楚。

但够了。

李逍遥握住李大娘的手。

“我去。”

李大娘睁开眼。

“你敢。”

“婶婶——”

“海上那地方是你能乱去的？”

“你都病成这样了！”

“病死也不用你——咳咳……”

她没有说完，又咳得弯下腰。

李逍遥替她拍背，眼睛却没有再犹豫。

事情走到这里，和我算的一样。

甚至太一样了。

不愧是我。

中午，客栈里来了个醉道士。

头发乱，衣服旧，身上酒气很重。

李逍遥正心烦，见他堵在门口，没好气地说：“去去去！我们也很穷，没钱分给你。”

“我不是要钱，我只想讨些酒喝。小兄弟～拜托一下嘛。给我一点酒吧。”

“不成！不成！给婶婶知道了，我准挨骂，你赶快走吧！”

“哎呀！没酒喝我一步也走不动，你就行行好吧。”

李逍遥差点把他赶出去。最后还是从厨房找出一壶酒，放到他面前。

桂花酒。

昨天李逍遥给我们推销过，据说连当朝的贵妃娘娘都爱喝的不得了。

摸钱袋的苗人拳尝过一口，评价只有三个字。

掺了水。

“喝完快走。”

醉道士笑眯眯地接过来，仰头喝了一口。

只一口。

他的眼睛便清了一瞬。

很短。

我看见了。

酒掺的是井水。

醉道士把酒含了一会儿，才咽下去。他朝厨房水缸看了一眼，又朝门外大井的方向看了一眼。

也许他喝出了水不对。

也许只是喝出了酒里兑了水。

我不能钻进他的舌头里问。

随后，他像是什么都不知道，继续喝。

捏拳头的苗人拳舔了舔嘴唇。

李逍遥看见了，拿来两个碗。

“客官也尝尝？”

“他们不喝。”我说。

摸钱袋的立刻接话：“喝不惯汉人的酒。”

醉道士抬头看了我们一眼。

又低头喝酒。

我不喜欢他这一眼。

也许他什么都没发现。

也许发现了一点，却不知道该往哪里找。

反正他什么也没做。

道士喝完酒，和李逍遥说了一句什么，就走了。

声音的大小刚好压在我听不清，只隐约听见一句山神庙。

山神庙有什么？

高手都喜欢让人猜。

很讨厌。

我在房里坐到午后。

李逍遥动了。

他从后门出去，沿着窄巷往码头跑。

我从行囊里取出封匣，裹上布，等了一小会儿，才跟上去。

该给他一把“刀”了。

四、借一把刀

我在码头边的小巷拦住李逍遥。

他跑得太急，险些一头撞上来。

“客官？”

“你们汉人的书上有句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可真是至理名言哪。”

他立刻往后退了一步。

这小子看着毛躁，倒不算笨。

“我．．我绝不会让我婶婶死掉。就算拼了命也要想办法医好她。”

“难得你有这份孝心。大慈大悲的菩萨一定也会被你感动的。”

“菩萨？”

“你不是想上仙灵岛求仙药吗？但．．没有仙缘的人，是无法通过岛上的仙法禁制的。”

“是！是！恳请大爷指点！”

我把他带到一间废弃的鱼棚里。

我把布包放在地上，露出封漆的木匣。

我拆开封漆，从匣里拿出一柄短锤和一颗丹丸。

锤头发黑，很沉。

“这叫破天锤。”我说，“岛外有六座阿修罗神像。看见以后，一座不留，逐一敲碎。”

李逍遥接过锤子，手臂往下一沉。

我又把丹丸递给他。

“海雾有瘴气。服下它，可以保你不受仙灵岛上的瘴气所侵。”

“这是什么药？”

“物品说明上写着忘忧散。”

“听着不像保清醒的。”

“药名是药名，药效是药效。照我的话做就对了，难道你不想救你婶婶吗？”

他盯着丹丸，迟迟没伸手。

又往客栈的方向看了一眼。

也许是想起还在床上躺着的李大娘了。

“好！我相信你。”

他一把将药拿走服下。

“上岛以后呢？”

“砸完六座石像，迷阵的中央便会出现一块会发光的石板，踩上去。之后自然有人见你。”

“你们要什么？”

“等你救回婶婶再说。”

他把锤子塞进怀里，转身要走。

“加油吧．．我等你的好消息。”我说。

李逍遥走后，我没有立刻回客栈。

我先去码头找水生叔，让他备船。

随后回客栈，把两个苗人拳叫进房。

我在一块木片上画了岛外的样子。

乌龟礁。

南沟。

北沟。

六座石像大概的位置。

谁先上岸，谁留在船边，抓到人以后从哪条路撤，都写清楚。

我把这些一项项说给他们听。

摸钱袋的苗人拳看了一会儿。

“岛你都没上过，画这些有用？”

“没用也比什么都没有强。”

“水生叔若骗我们呢？”

“他拿了银子，家在这里。不会。”

“那个李逍遥若拿着锤子跑了呢？”

“他婶婶在这里。不会。”

“岛上的人若不给药呢？”

“他会想办法。”

“为什么？”

“因为他也有不能失败的命令。”

只是没人给他下令。

我看得出来而已。

我重新检查了药包。

三包止血草，两包解毒粉，七瓶金创药。

我又备了麻绳、干粮、火折、油纸和发信号的鸣哨。

摸钱袋的苗人拳弄来了一只装人的大布袋。

“公主若挣扎，也挣不破。”他说。

我接过布袋，抖开看了看。

“带上。跟船夫说的是收药材，回村也不能绑着个人招摇过市。”

他点点头，伸手接过去。

“别把人闷死了。”我又说，“石长老要活的。”

“知道。”

他把布袋同麻绳收在一起。

第二天中午，李逍遥回来了。

衣服湿透，裤腿划破，手臂上还有几道细伤。

他怀里护着一颗紫色药丸。

“婶婶！”

他冲进屋。

药是真的。

李大娘服下以后，呼吸很快平稳下来。

没过多久，她咳了一声，睁开眼睛。

李逍遥整个人像被抽掉骨头一样坐到地上。

他先是笑。

笑着笑着，眼睛就红了。

“婶婶。”

李大娘看了他一眼。

“哭什么，老娘还没死。”

“谁哭了？海水进眼睛。”

“海水还能从余杭码头追进屋里？”

她声音仍虚，骂人倒已经很顺。

这小子成功了。

我也成功了。

夜里，我叫李逍遥上楼。

“岛上见到什么？”

他皱着眉想了很久。

“雾。”

“还有呢？”

“石像。”

“几个？”

“我记不清了。”

“见到人了吗？”

“好像……见到了。”

“男人还是女人？”

他按着额头，脸上露出一种奇怪的空白。

“不知道。”

“药从哪来？”

“岛上。”

“谁给的？”

“我……”

他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你问够没有？”

忘忧散起效了。

而且药效很好。

军中给隐秘差事用的药，本来就该好用。

石长老说过，若有无关的人看见我们的身份、航路或者命令文书，可以让他忘掉。

李逍遥就是无关的人。

“回去睡吧。”我说。

三更以后，后门的门闩响了一声。

李逍遥溜出客栈，往西边去了。

我从窗缝里看着他。

摸钱袋的苗人拳问要不要追。

“不用。”

“他若去报官？”

“报官走东边。”

“那他去做什么？”

我想起那个一口便尝出井水不对的醉道士。

山神庙在西边。

“可能有点麻烦。”

“那更该追。”

窗外，海雾已经漫到村口。

“阵开了。先办我们的事。”

五、仙灵岛

水生叔的小船很旧。

旧得我踩上去时，船底发出一声长响，像在叹气。

水生叔也叹气。

“客官，船只载得动三个人。”

“现在才说？”

“我以为你只是看着胖。”

“划你的船。”

两个苗人拳在后面笑。

我记下了。

等回鬼阴山，再多给他们排两日夜哨。

夜色浓得化不开。

海上全是灰白色。岸边的灯一点点缩小，最后被雾吞进去。水生叔不说话，只靠礁石和水流辨方向。

我盯着他的手。

他在一处海面多绕了半圈。

“怎么绕这么远？”我问。

“前头有暗礁。船坐得太满，得往水深些的地方走。”

一股浪头拍在船帮上，溅进我靴子里。我把脚往回收了收。

“客官，坐稳些。”

小船穿过两片礁群，前方果然出现一块像乌龟的黑礁。

再往里，雾本该更浓。

却没有。

雾像一张被人撕破的网，东一块，西一块。水下露出倒塌的石座，碎片边缘还是新的。

水生叔放慢了桨。

“往常到了这里，前头什么也看不清。今天倒怪。”

李逍遥把六座石像都砸了。

一座不多，一座不少。

他办事比他扫桌子认真。

我让水生叔把船停在岸边。

“你回乌龟礁等着，听我的哨音，三短三长三短，就来这里接我们。”

我拿出鸣哨，吹了一声给他听。

“记住，信号。”

他迟疑了一下。

“我只管撑船接人，可不敢上岛找你们。”

“听见哨子就来接。剩下的钱回去给你。”

他点了点头，撑船离开。

我们涉水上岸。

岛上很安静。

太安静了。

没有鸟叫，也没有人说话。风穿过树叶，沙沙地响，像有人一直跟在身后。

我走在最前面。

每遇岔路，先看泥，再看草叶。

左边的路有新脚印，脚小，鞋底纹路相同，是岛上女子常走的路。右边草茎断得乱，应是李逍遥昨天闯出来的。

我选左边。

捏拳头的苗人拳问：“不是说进岛以后直接找发光石板？”

“那是给不认识路的人。”

“我们也不认识。”

“所以别说话。”

走了不到半刻，两名持剑的宫女从林后现身。

“什么人？”

她们年纪都不大。

一个守在石阶上，一个已经绕到我们身后。动作很快，也很熟练。

“南诏使者。”我说，“奉命迎公主回国。”

“水月宫不见外客。”

“请通报公主。”

“立刻离岛。”

“请通报公主。”

“立刻离岛。”

她只会说这一句。

我也没耐心再说第三遍。

我向前一步。

剑光先到了。

第一名宫女出剑刺我肩头，另一名从后面取腰。

我侧身避开第一剑，用护腕挡住第二剑，一掌重重拍在石阶上那名宫女的胸口。

骨头断裂的声音很轻。

她撞在石栏上，滑下来时已经不动了。

我看了一眼自己的手。

另一名宫女喊了一声，剑上亮起白光。捏拳头的苗人拳从侧面扑过去，一拳打在她胸口。

她倒在地上，剑落得很远。

苗人拳又补了一拳。

这一次，地上的人不动了。

“我没叫你杀她。”

“她看见我们了。”

“全岛的人都会看见我们。”

“那就都别留下。”

他说得很自然。

不像临时起意。

我知道他想立功。可公主还没找到，多打死一个守门的姑娘，算什么功？

我看着他胸前。

衣服底下似乎藏着什么硬物，随着呼吸轻轻起伏。不是军牌。军牌该挂在腰上。

“谁给你的命令？”我问。

“头领的命令。”

“我给你的命令是抓人。”

“抓到公主，别的都是小事。”

摸钱袋的苗人拳已经捡起宫女的剑。

“头领，动静传出去了。”

远处有脚步声。

“继续走。再有人挡路，先留活口。”

捏拳头的没有答应。

我盯着他。

他才低头。

“是。”

这声“是”，听着比不说还让人不放心。

水月宫的人已经有了防备。

我们三个人一路打过去，衣服被划破，手臂被灼伤。摸钱袋的苗人拳挨了一剑，伤口不深，叫得却像腿断了。

好在我带了药包。

止血草用去一包。

金创药用去两瓶。

军需官若在，大概会说选对了。

水月宫门前，终于出现了一个管事的人。

她拄着蛇头杖，头发全白，背却挺得很直。身后护着几名受伤的宫女。

“黑苗走狗。”

一见面，她便这样叫我们。

她应该就是当年带着年幼的公主逃到中原的妖后的侍女。

一名受伤的宫女扶着门框，喊了声“姥姥”。

很合适的代号。

“我们奉石长老之命，迎公主回南诏。”我说。

“十年前把她逼出南诏，十年后又说迎她回家。你们的脸皮，倒比水月宫的石门还厚。”

“当年的事不是我做的。”

“今日的事是。”

她看向石阶下那两名死去的宫女。

我没有说话。

捏拳头的苗人拳上前一步。

“交出妖女之女。”

姥姥的杖尖重重落地。

地面震了一下。

土地裂开，碎石绊住他的脚腕，将他整个人掀翻。摸钱袋的那个想绕到侧面，又被一道龙卷风柱吹进花丛。

我拔刀冲上去。

姥姥年纪大，动作却不慢。

她的杖比我的刀短，力气也比我小。可每次碰撞，杖上都有一股怪力钻进手臂。十几招后，我半边手已经发麻。

她也在喘。

刚才的法术，多半是她在支撑。

这就是机会。

我故意露出左肩。

杖尖果然点来。

我偏开半寸，让它擦着肩骨过去，松刀扣住杖头，整个人往前一撞。她退了两步，我跟上，一掌打在她肋下。

姥姥倒在水月宫门边，吐出一口血。

身后的宫女要扑上来，被她抬手拦住。

我捡起刀。

只要再补一下，最大的麻烦就没了。

石长老说，能不杀便不杀。

他也说，公主必须带回去。

我走到姥姥面前。

“公主在哪里？”

她咳了两声。

“这里没有你们的公主。”

“赵灵儿。”

“灵儿在自己家里。”

“她的家在南诏。”

姥姥抬头看我。

“她说在哪里，哪里才是她的家。”

“我只负责带她回去。”我说。

姥姥撑着蛇头杖，试了两次，没能站起来。

“进去搜。”我对两个苗人拳说。

一个沿侧廊，一个进水月宫。我留在正门，防着姥姥再起身。

摸钱袋的苗人拳刚跨进宫门，里面忽然亮了。

一道白光从门缝里涌出来。

不刺眼。

也不热。

我却在那一瞬间听不见任何声音。

海浪停了。

风停了。

连自己的呼吸都不见了。

不是没有声音。

像是那一瞬间根本没有发生。

等我回过神，手还握着刀，脚下的位置却像往前挪了半步。

宫门依旧关着。

姥姥依旧倒在门边。

两个苗人拳都站在我面前。

我记得他们方才明明分开了。

我看到摸钱袋的手里提着一对连鞘的短剑。剑连柄不过尺余，护手向两侧微翘，鞘口各刻着一朵小花，一根细绦将两副剑鞘系在一起。

“哪儿来的？”我问。

摸钱袋的苗人拳说：“公主抓到了。”

“在哪里？”

“后殿。”

“人呢？”

“还在里面，已经绑起来了。”

“带出来。”

两个人都没有动。

“已经抓到了。”捏拳头的说。

“我听见了。”

“那还看什么？”

“看你们抓到的是不是公主。”

这个问题本来不该需要解释。

可他们还是互相看了一眼，才转身进后殿。

过了一会儿，两个人把一个姑娘带出来。

她的手被反绑在身后。

脚步有些软。

像是中了药。

十六岁上下。

相貌与石长老知道的一样少。

只能一件一件对。

“赵灵儿。”我叫了一声。

姑娘抬起头。

是听见这个名字。

姥姥靠在宫门边，忽然撑着蛇头杖动了一下。

“灵儿……”

声音很轻。

姑娘立刻转过去。

“姥姥！”

姓名。

年纪。

还有这个快要爬起来的老人。

都对上了。

我不知道两个苗人拳怎样在那一瞬间抓住了她。

至少知道没有抓错人。

“把她带回去。”我说。

“怎么走？”摸钱袋的问。

“水生叔的船，除撑船的以外，只能再载三个人。来时已经超载，船帮进过水。回去不能再挤。”

捏拳头的看了看我。

“所以？”

“我先走。”

我的分量，再加上刀和药包，往船上一坐，水生叔连转身都得小心。

这件事也不必说得太细。

“我们呢？”

“你们两个和公主坐第二趟。”我说，“先把她带到岸边，等水生叔回来。”

“然后呢？”

“把她送回客栈。”

他看着我。

“头领，若岛上的人再来抢呢？”

我心里那点不对劲又冒了出来。

我从药包里取出止血草，扔到姥姥身边。

“别杀她。”

捏拳头的苗人拳没有接话。

“我说，别杀她。”

“知道了。”

“岛上还能喘气的，都先捆住。不要再添尸体。石长老说了，毕竟是南诏旧人。”

这一次，两个人都答应了。

答应得很快。

我转身下山。

走到石阶尽头，我又回头看了一眼。

两个人还站在原地。

一个捏着拳头。

一个摸着钱袋。

姥姥脚边放着我扔下的药。

谁也没有去捡。

六、一掌

我在岸边吹响鸣哨，三短三长三短。

不一会儿，水生叔划着船出现。

“就一个？”

“我一个就够你这条船吃水。”我说，“你得跑两趟。下一趟把他们两个和货接回来。”

我看不见他的表情，也没听见笑声。

谅他也不敢。

我上了船。

似乎一切很顺利，但是我心里不踏实。

人已经走进一条路，最常做的事不是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而是想办法走快些。

一路无话。

船划回余杭时，天已经快亮了。

我把剩下半袋银子扔到他脚边。

“去接他们吧。”我提醒他别耍花招。“你家里还有人等你。”

水生叔划着破船消失在海面上。

我没有立刻进客栈。

先绕着村子走了一圈。

村内没有官差。

码头也没有陌生船。

客栈后门泥地上，李逍遥昨夜留下的脚印往西去了，没有回来的新印。

山神庙就在西边。

那个醉道士也应该在那里。

水生叔跑第二趟需要时间。

我决定先去山神庙看一眼。

走了五六里山路。

挺慢。吃了建模的亏。

但是担心啥来啥。

两名白苗使者是在去山神庙的路上撞见的。

是两个年轻姑娘，都穿着便于赶路的短衣，身上带着武器，手里没有举白苗旗，也没带大队人马。一个扶着树喘气，另一个正在看地上的脚印。

看来她们只是刚到。

我拔出刀。

看脚印的那个人先发现我。

“黑苗人。”

“离开余杭。”我说。

她的手搭上剑柄，没有退。

“你们来余杭做什么？”我问。

“找人。”

“找谁？”

“与你无关。”她说。

她答得太快。

白苗使者。

余杭。

往海边去的路。

不用有人告诉我，也能知道她们不是来买鱼的。

“公主会回南诏。”我说。

她和同伴对视了一眼。

“她自己愿意？”

“石长老奉巫王之命来迎她。”

她看了看我肩上还在渗血的伤口。

“姥姥也肯放人？”

“让路。”

她朝同伴使了个眼色。

她拔出一对短剑，同伴抖开腰间的长鞭。

白苗的打法比水月宫的更直接。

没有多少好看的光，也不喜欢站在远处念诀。双剑逼住上身，鞭梢贴地卷我的脚踝。看似各打各的，退路却一处处被封住。

我只有一个人。

肩上刚挨过姥姥一杖，左臂抬不高。硬打下去，赢也要丢半条命。

所以我边打边退。

“他撑不住了。”后面的白苗使者说。

前面的追得更快。

她右剑劈来，我没有挡，对方脚下却往旁边一滑。

她踩中的地面忽然塌了。

下面是我方才经过时看见的一处废陷阱坑，上面盖着杂草，不太明显。她整条腿陷进去，两把剑的先后也乱了。

我一刀砍断她的手臂，借着转身的势头使出苗胖双划地。刀锋贴地连划两下，刀风直扫另一人的脚下。

她被掀翻在地，动弹不得。

“回去告诉白苗人，”我把刀架在陷进坑里的那个人颈边，“公主由石长老迎回，不劳白苗插手。”

她没看架在颈边的刀。

反而盯着我袖口上的血。

那不是我的血。

是守门宫女的。

“你们已经得手了？”

我没有回答。

收起刀，绕过她们，继续往山神庙走。

庙门半掩着。

我在门外听了一会儿，没有人声，才用刀鞘推开门。

供桌两边没人。我走进去，又往神像后面看了看。

还是没人。

李逍遥不在，那个醉道士也不在。

我退出庙门，看了一眼天色。

水生叔跑第二趟的工夫，应该已经够了。若船上没出岔子，两名部下和公主这时也该回到客栈了。

我不能一直等在这里。

下山时，肩上的伤又开始疼。

回到余杭时，已经接近中午。

大井边围着几个妇人，都说这两日的饭吃着不香水喝着没味，身体越来越沉。

无影毒本来就没味。

她们当然尝不出来。

李家客栈的门开着。

里面没人说话。

桌椅倒了一地，墙上有剑痕。柴房的天花板一角被掀开，露出一条我先前没有查到的暗道。

我走上二楼。

没有尸体。

地上有血，但不多。书架塌了半边，出发前备的那只大布袋扔在旁边，袋口敞着，里面空了。

公主不见了。

两个苗人拳也不见了。

我走进后院。水缸碎了一只，柴堆塌了半边。门口留下杂乱的脚印。

还有其他势力？

我正要沿后门追，窄巷里传来脚步声。

一轻一重。

摸钱袋的苗人拳先扶着墙进来。钱袋还在，只是肩上多了一道剑伤。捏拳头的那个跟在后面，胸口挨了一掌，走一步便要喘一口气。

都还活着。

只是很难看。

“是那个醉道士？”我问。

“那个店小二。”

“没有其他人？”我问。“你们两个打他一个，被他打跑了？”

“那小子昨天还不会剑。”捏拳头的那个脸色更难看。“小妖女也帮着那小子。”

“所以你们今天就不用会打架了？”

没人回答。

“公主呢？”

“和那小子一起跑了。”

“往哪里？”

“码头。”

多半是回仙灵岛了。

“岛上什么情况？”我问。

摸钱袋的苗人拳碰了碰肩上的伤。

“清净了。”

捏拳头的那个从衣服里拿出一块弯月形的木牌。

我认得，是教中传差的令牌。

“拜月教主的命令。”

他说得很清楚。

清楚得像在笑我直到现在才问。

摸钱袋的苗人拳笑了一下。

“长老交给你的是迎公主的差。”捏拳头的那个说，“教主另有吩咐。”

我看着他们。

“谁给的？”

“一个传令人。”

“什么时候？”

“出发前一晚。”

“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捏拳头的把月牌收回去。

“这道令只交给我们。传令人说了，不必让头领知道。”

我握着刀柄。

握了一会儿。

我信教主，也信石长老。两边都在替南诏办事，可为什么会有一道令，专门不许我知道？

也许还有我不知道的缘故。

回去再问。

在我当时知道的南诏，一道命令绕过头领很危险，却还没有危险到必须先砍死自己人。

而且公主丢了。

我肩上有伤。

眼前这两个人也有伤。

我需要的不是两个值得信任的部下。

是两把还能用的刀。

我打开药包，把最后两瓶金创药扔给他们。

“把伤口处理好。”

摸钱袋的苗人拳接住金创药。

“还抓公主？”

“抓。”

“去哪儿抓？”

“就在这里等。他们会回来。”

李逍遥会回来。

因为李大娘还在这里。

赵灵儿多半会跟着他。

岛上已经被这两个人“清净”了。

我们洗掉手上的血，把翻倒的桌子扶起来。

我坐在大堂等。

两个苗人拳一个守着后门，一个守着柴房。

李逍遥回来以后，制服他，带走公主。

必要的话直接杀掉。

思路很简单。

简单的方案往往最有用。

傍晚，脚步声闯入门槛。

有人从外面进来。

李逍遥扶着赵灵儿站在门口。

看到了坐在大堂的我。

她穿着浅色衣裙，脸上全是泪。

“公主殿下！请你跟我们回南诏，我们奉了巫王之命，不惜任何代价也一定要找到你，把你带回去。”

“不要！你们杀了姥姥！还我姥姥的命来！”

这句话很轻。

“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捏拳头的苗人拳从大堂一侧走出来抢先回答。“这老妖婆将你偷抱出宫逃到中原来。害得你和你父王骨肉分离十年，是个大叛徒！”

“你胡说！我．．我没有爹。姥姥说我爹爹早死了。”

“你亲生爹爹是巫王，统领苗疆各族的领袖。”我瞪了一眼捏拳头的苗人拳叫他不要插话。“你被带离开王宫时才六岁。那时候你还小，所以不明白。”

“骗人～你们骗人！我不要再见到你们，你们走开。”

“喂！公主叫你们滚，没听见吗？”

李逍遥上前一步，横身挡在她身前。

“我们乃苗疆拜月教使者，此番远赴中原，所为之事关系我苗疆数百万百姓的生死存亡。你若执意插手阻拦，便是与我苗疆全族为敌！”

方才守在后门的摸钱袋的苗人，不知何时已悄然溜出门外。此刻又从外面绕了回来，与我们一前一后，将他们堵在了门口。

“别跟我说这些我听不懂的大话，有哪个干强盗的不会编理由？我只管我看到的．．你们杀人行凶、强掳少女。被我遇上了就算是你们的报应！”

李逍遥毫无惧色。

“臭小子！这里没你说话的余地。你胆敢再阻挠，我连你也杀！”

“不要！我才不要相信你们的话。我要跟逍遥哥哥一起去找我娘。”

“听到了没有～灵儿说不跟你们走，就是不跟你们走，识相的就快滚吧。不然我可要赶人了。”

“好～莫怪我们来硬的！”

我拔刀。

他拔剑。

握剑的样子和之前不一样。

印象中的他还是个拿破天锤都要换手的客栈伙计。

今日剑一出鞘，我就知道那个醉道士教了他真东西。

高手都喜欢给人添麻烦。

尤其喜欢隔一天再添。

“你打不过我们。”

“打了才知道。”

“你婶婶还在里面。”

其实我检查过李大娘并不在家。

但是听到这一句时，他的剑停了一瞬。

我抓住这一瞬间，先动手。

刀从下往上，逼他退开。再进半步，用肩撞胸口。这个距离，长剑来不及回转。

两个苗人拳一左一右，同时出拳。

本来该是这样。

李逍遥的剑却像喝醉一样歪到一边，绕过我的刀，贴着手腕削过来。

我立刻收手。

仍被划出一道血口。

“这是什么剑法？”

“打胖子的剑法。”

“那个醉鬼教你的？”

“你管不着。”

他又攻上来。

客栈太窄。

桌椅、柱子、柜台，到处碍事。对我们这种靠力气的打法不利，对他那种乱七八糟的步子倒很合适。

他踩桌，翻身，剑从我头顶掠过。

我低头。

晚了一点。

头巾被削掉半边。

赵灵儿也在后面施法。

她脸上的泪痕还没干，手还在抖，法术却一点也不轻。几道火焰从地面升起，把摸钱袋的苗人拳逼到墙角。

他才在李逍遥手里吃过亏。这回避开正面，转身扑向赵灵儿。

我叫他回来。

晚了。

李逍遥踏过一张倒下的长凳，从半空折回。剑光落下时，摸钱袋的苗人拳还伸着手。

他撞在墙上。

腰间的钱袋掉在地上，铜钱滚得到处都是。

他竟还弯腰去捡。

手只伸到一半，人便倒了下去。

这次没有再爬起来。

捏拳头的苗人拳喊了一声。

他没有喊名字。

因为那个人没有名字。

他只能吼着冲过去，像是拳头够快，就能把刚才那一剑打回去。

“别追！”我说。

他不听。

李逍遥没有退。

两个人在大堂中央撞到一起。拳头砸中李逍遥的肩，长剑也从拳套下穿了过去。

捏拳头的苗人拳又挥了一拳。

这一拳很慢。

慢得谁都躲得开。

李逍遥侧身避过，将剑抽了出来。

他跪倒在地，右手还保持着握拳的样子。

这次拳头没有再响。

两个人都死了。

我这边的三个人里，只剩下我还站着。

只对付李逍遥一个，我也许还能赢。

再加上赵灵儿，很难。

何况我先和姥姥打过，又和白苗使者打过。

刀越来越沉。

我想喘口气。他们不给。

十几招后，李逍遥一剑挑飞我的刀。

剑尖停在我喉前。

“解药。”他说。

“什么？”

“井水的解药。你们在井里下了毒。”

我看着他。

“谁告诉你的？”

“山神庙的前辈只叫我别喝井水。”他说，“全村的人都病了，你们三个却只喝自己的水。剩下的还要谁告诉我？”

“先让公主跟我走。”

“你还敢谈条件？”

“我死了，你自己去猜药方。”

我赌他还不敢杀我。

至少在拿到解药以前不敢。

“又怎么啦！发生什么事了？”

李大娘的声音从门外响起。

他握剑的手紧了一下。

这就是机会。

我忽然抬手拨开剑锋，撞向大门，一把将正在进门的李大娘拽起来，短刃抵住她的脖子。

“不许动！不然我就要这老太婆的命！”

李逍遥脸色变了。

“啊．．你！你卑鄙！！快放开我婶婶．．她还病着！”

“我知道。病就是我下的。”

我拖着李大娘往门外走。

她比我想象中沉。

不是胖。

我低头看了一眼。

李大娘一只手抓住我的手腕，另一只手慢慢翻掌。

“你……”

“别动。”我提醒她。

“就是你……害老娘躺了两天？”

她声音还虚。

眼神一点也不虚。

“婶婶！”李逍遥喊。

“闭嘴。”

李逍遥真的闭嘴了。

我忽然觉得不妙。

“你最好——”

李大娘转过身。

动作不快。

我本来能躲。

可我一只手拿短刃，一只手被她扣住，背后是门板，脚边还有张凳子。

最重要的是，我没想到一个中过无影毒不久、连走路都不稳的客栈老板娘会武功。

她一掌拍在我胸口。

“穿——云——掌！”

我听见她喊。

也可能是李逍遥喊的。

整间屋子忽然离我远了。

我撞断门板，飞过大堂，桌子、柱子和赵灵儿的脸一起从眼前掠过去。

最后撞在墙上。

很响。

比苗人拳捏十次拳头加起来都响。

我落到地上，想站起来。

腿不听话。

想摸刀。

手也不听话。

胸口像被打穿了一个洞，每喘一口气，里面都漏风。

李逍遥跑到李大娘身边。

赵灵儿也在说什么。

我听不清。

眼前越来越暗。

奇怪的是，我没有先想起石长老，也没有想起鬼阴山。

我想起那口井。

药落进水里，没有颜色，没有味道，也没有声音。

然后我听见了水声。

很大的水声。

不是余杭的井水。

不是仙灵岛的海。

是十年前，南诏的水。

那年我还小。

那时也没人叫我苗胖。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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